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海洋所所长刘锋：

加大研究开发有望开辟新学科

有幸参加此次会议，我
就《更路簿》问题谈几点看
法。

《更路簿》是古代海南
人发现和开发南海诸岛的
真实记录，是千百年来海南
渔民在南海航行的经验总
结和集体智慧结晶。自唐
宋以来，海南就是中西商船
往来的避风港、补给港，和
大陆、东南亚国家及本岛特
产的重要中转集散地。昔
日的海南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要冲，今天的海南是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

因此，加强《更路簿》研究已成为海南参与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的重要研究课题。伴随着学界对《更路簿》的重视和
研究不断深入，不同专家可从政治学、法学、历史学、地理
学、地质学等学科开展全方位研究，南海航运史、南海捕捞
史、南海文化史等学科领域将得到拓展，围绕《更路簿》的研
究和传承有望形成一门新的学科——《更路簿》学，甚至成为
继敦煌学、藏学、徽学之后的国内区域文化的第四大显学。

我对于《更路簿》的保护、发扬和传承，有几条建议：1、
加强《更路簿》的抢救性保护；2、推动《更路簿》研究更加体系
化；3、积极形成海南高校和智库研究《更路簿》的合力。

海南省博物馆馆长丘刚：

《更路簿》征集保护刻不容缓

海南省博物馆作为我省
唯一的一座现代化综合性博
物馆，从2008年开馆伊始，我
馆始终关注《更路簿》的征集
和研究，馆征集部曾多次赴琼
海、文昌等地走访调查。迄今
已征集到两本《更路簿》，两本
均属民国初期写就，非常有特
点，值得深入研究。

近年来，我馆在对馆藏
《更路簿》进行保护的基础
上，还根据博物馆的特点，加
强对《更路簿》进行展示和研究。尤其是《顺风东西沙岛〈更路
簿〉》在我馆自主原创展览《大海的方向——华光礁I号沉船
特展》在全国十余省份巡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很多观众
慕名而来，一睹《更路簿》真容。我馆也陆续有多篇学术成果
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南海学刊》等期刊上发表。截至目前，
中央电视台、海南大学、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军军事研究所以
及国家文物局等多家机构主动与我馆建立联系。

当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更路簿》的使用越来越少，
有些渔民已将其视为珍宝，或被一些博物馆、研究者和收藏家
珍藏。因为它是纸质的，不易保存，所以对《更路簿》的保护更
是刻不容缓。如果有谁还有这样一本记载着历史和沧桑的书，
恳请把它放在博物馆保护和珍藏，为它寻觅一个永久的家。

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非遗部主任陈佩：

各地保护《更路簿》工作如火如荼

2008年6月，《南海航道
更路经》经国务院批准列入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该项目保护单位为
琼海市文化馆、文昌市文化
馆。作为该项目业务指导单
位，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根据省厅关于拍
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
字资料片工作部署要求，作
为牵头单位，2013年、2014
年分别与琼海市文化馆、文
昌市文化馆及相关拍摄单位签订协议，拍摄制作时长为30分
钟高清《南海航道更路经》数字资料片，计划今年8月完成。指
导两家保护单位相继开展《南海航道更路经》传习活动，2014
年已把该项目列入省文体厅非遗课题系列丛书出版。

琼海市文化馆作为“南海航道更路经”项目的保护单位，于
2012年11月由地方财政直接拨入国家非遗专项资金96万元，
已开展的工作有：记录口述“更路经”，出版“南海航道更路经”
系列书籍—《南海航道更路经和〈更路簿〉》，争取在今年完成出
版；目前收集的实物有潭门渔民出海所用的《更路簿》加航海图
一套，古船2艘，生产工具等实物61件。

海南省群众艺术馆（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也指导
开展了“南海航道更路经”传承保护工作。

潭门镇渔民协会会长丁之乐：

《更路簿》是南海航海史的历史结晶

我从事南海远海作业
的时间有8年左右，因为当
时年轻，《更路簿》的古字
看不懂，出海都是听从老
船长的指挥。但正是因为
那段出海经历，让我一直
对祖先绘制的《更路簿》和
耕海历史抱有深深的敬
意。

潭门人自古就对这片
祖 宗 海 有 着 深 深 的 眷
恋。潭门人扬帆起航开
发南海时，当时没有先进的航海设备，《更路簿》被一直使
用并且不断的完善。后来虽然出现了导航仪，但是还有
一部分老船长基于对《更路簿》有着浓浓的情结，依然带着
它出海，他们把《更路簿》视为自己的护身符，保佑他们平
安归来。

《更路簿》是潭门渔民南海作业的指南书，这本书可以
说是对潭门渔民南海航海作业历史最有说服力的记录和结
晶。

今天，专家学者又整理出版了这本《南海〈更路簿〉》，是
对我们潭门渔民航海史的进一步传承，意义非常重大，它将
激励并鼓舞我们潭门的渔民继续深耕南海，不断做大做强
海洋产业，尽快实现全面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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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路簿》是中国南部沿海渔民世
世代代远赴南海进行渔业活动，以无
数渔民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经过数
百年的摸索和积累所形成的进行航海
和渔业等活动的指导性手抄本。

《更路簿》早期主要以家族或师徒
关系口头方式承传，在漫长的历史岁月
中经过诸多渔民的创造和在无数渔民
手中流传，有诸多的版本和称谓，如“水
路簿/经”、“流水簿/经”、“针路簿/经”、

“《更路簿》/经”。《更路簿》是渔业生产和
航海技术的直观表现，它一般记载航
线/航行方向、所需时间、途经岛礁滩沙
的名称、方位距离、捕鱼的区域、渔汛期
等信息，蕴含着丰富的气象学、地理学、
海洋学、渔业学等文化内涵。

《更路簿》诠释了中国南部沿海
人民世代海耕，繁衍生息，把南海视
为自己的“祖宗海”，海南也因此而
产生了富有特色的海洋生活生产习
俗和文化习俗。它证明中国人在南
海的航海史、生产史、海外贸易史、
生存史。它揭示出我国对南海九段
线内岛礁及其海域最早发现、最早
命名、最早开发利用和连续管辖的
历史事实，证明我国的相关岛礁主
权和海域权益。同时也揭示了我国
在南海享有的海洋权益经过了一个
权利的取得、强化、稳固的过程，证

明了我国是南海诸岛及其海域的主
要用海国。

我国沿海人民的用海开发利用活
动，其代表性研究是南海《更路簿》研
究。早期的当推1987年广东省地名
委员会编的《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汇编》
和1988年韩振华主编的《我国南海诸
岛史料汇编》。新近的如2015年周伟
民、唐玲玲《南海天书——海南渔民
〈更路簿〉文化诠释》。其研究的难点
是对《更路簿》法律证明力的诠释，如
《更路簿》的断代、作为证据的真实性
和证明效力问题，还包括遗迹遗址在
四群岛中本身很少，其中绝大多数也
被占岛他国摧毁，仅存于少量文献和
渔民口述中。

我研究海南由来已久。我在1990
年3月15日《海南日报》上发表了《建
立世界性的独立学科——海南学》论
文，1992年3月31日至4月1日，海南
大学为此主持召开了“海南学”国际研
讨会，倡导“研究海南，为海南而研
究”。在这前后，我与老伴唐玲玲便一
直致力于有关海南的研究工作，先后
出版了十多种学术专著。我们介入海
南渔民的《更路簿》研究，时间长达26
年之久。最早开始研究《更路簿》的时
候，把它作为维护我国南海主权的要
求还没有今天这么迫切。当时主要还
是为弄清楚南海诸岛的岛屿、岛礁的
地名。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国家
民政部牵头，有6个部委参加编纂全国
地名词典。海南省1988年建省，1989
年才领回《海南省地名词典》的编纂任
务，该书稿已做完，后因故未出版，时
任省领导指示由本人主编。由于南海
诸岛287个地名要查究地名的由来，为
此必须调查、阅读海南渔民的南海《更
路簿》，从而让我有机会最早接触并有
计划、有系统地征集海南渔民的南海
《更路簿》。当年学术界收集到的是
1987年前内部发行的12种《更路簿》
和一幅渔民绘制的地图。

从2010年开始，我又多次到文昌、

琼海和三亚等市县进行实地调查，新
收集到12种《更路簿》和一幅《西、南沙
群岛渔业更路图》。

我们根据《更路簿》，并参照中国
自汉代杨孚《异物志》以来丰富的历
史典籍，以及南海考古重要发现和老
船长的亲身经历等，对南海诸岛及其
邻近海域主权，作出全面的论证，证
明了南海诸岛：第一，是中国人最早
发现的，在国际公约中是权威性的

“原始取得”；第二，是中国人最早命
名的；第三，是中国人最早开发经营
的；第四，是中国人长期有效进行管
理的；第五，我们在南海诸岛及其邻
近海域的主权得到世界上许许多多
国家的广泛承认。

描绘南海经纬 昭我南海主权
——《更路簿》历史文化专题座谈会发言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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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下午，《更路簿》历史文化专题座谈会暨《南海更路簿》图书发行仪式在琼海市潭
门镇草塘村举行。专家学者与潭门渔民齐聚一堂，围绕《更路簿》这一中国人经略祖宗海的
历史见证作了深入研讨。本报对座谈发言内容予以摘登，以飨读者。

编者按

《更路簿》详细地记载了从海南文
昌清澜、琼海潭门起，航行至西沙、南沙
群岛各岛礁的详细航线与航程，是我国
劳动人民自明清以来对南海诸岛及其
周边海域进行开发经营的有力证据。

中国是最早发现并命名南海诸岛的
国家。仅从文献记载便可追述至2000
多年以前。东汉《异物志》曾有记载：“涨
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而在成书于明
代的《更路簿》中，据统计，共记载有南海
诸岛名称136个，其中，仅南沙群岛岛礁
名称就有记录约90个。而且《更路簿》
中部分名称还先后被外国出版的书刊和
地图方志所引用，如：英国《中国海指
南》、日本《暴风之岛》等，这也从侧面印
证了我国在南海周边各国中最早发现命
名南海诸岛这一事实。由此可见，《更路
簿》实属一大力证。

我国作为最早开发利用南海资源
的国家，仅据现存史料记载，便可追溯
至秦代：“大秦西南涨海中，可七八百
里，到珊瑚洲。洲底大盘石，珊瑚生其
上，人以铁网取之。”（载《外国杂传》）
而《更路簿》则是我国劳动人民战天斗
海的缩影，凝结着无数先民的智慧经
验与血汗，甚至生命。因此，毫无疑问
《更路簿》是我国历史性权力主张中渔
权的有力佐证。

上世纪70年代，韩振华先生曾在

海南调研考察，收集整理了一批有关
南海渔业开发历史的口述资料。其
中，便有提到《更路簿》和渔民驻岛情
况。中菲南海仲裁案近期即将宣判，
菲方提出诉求中有涉及南海岛礁法律
地位的问题。《更路簿》作为记载我国
先民往来岛礁和大陆以及岛礁与岛礁
之间的实物证据，再结合其他相关考
古、文献等发现，便可成为我回应不实
之责的有力论据。

综上所述，《更路簿》不仅是我国
发现、命名南海诸岛以及记载明朝至
今耕海开发的有力证据，而且也是当
前我国应对“南海法律战”和支持我方
诉求主张的一大力证，具有十分重要
的价值。

潭门渔民何世轩：

《更路簿》是潭门渔民的“命根子”

我清楚记得，当年父辈
出海之前都要拿出《更路
簿》和《海图》，看风驶船。
我从小耳濡目染，在他们
的教导下学习掌握航海技
能，积累宝贵的航海经验。
《更路簿》对我们潭门渔民
来说是“命根子”，它记录了
航行的方向、时间、距离、
途中所见岛屿、暗礁、海流
变化等内容，祖祖辈辈靠着
它到西南中沙等海域捕鱼
谋生活。可以说，没有它，我们出海了就没有办法找到回家
的路。

通过千年的传承和不断的航行积累，祖辈把南沙的岛礁
都用我们的方言起了名字，海图上大约有一半的命名都是通
过我们潭门渔民的方言直译过来的。其中有很多小的礁盘，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已经用方言给它们起了名字，而这些地方
至今在地图上都没有命名。

现代的渔船上都有完善的导航通讯设备，但是可以这么
说：给我们老船长一本《更路簿》，一个罗盘，我们还是一样可
以把船驶到南海去牧渔作业。这是刻在骨子里的技艺，是我
们潭门渔民对这片海的情结，也是我们引以为豪的本领。南
海就是我们的“祖宗海”、我们的“责任田”，我们代代潭门人把
她视作生命一样珍惜。爱她、守她、护她！

潭门渔民苏承芬：

条件恶劣时全靠《更路簿》指引

13岁时，我随父出海，
那时一般都是行驶帆船，大
的有30到40吨，小的大概
10吨左右。《更路簿》在当时
就是我们世代传承的一本

“海上地图”，基本上每个船
主人手一本，都是祖祖辈辈
传了几百年的。

帆船行驶靠风，风调雨
顺时，从潭门出发，3天左右
到西沙永兴岛，短暂休息后
再赶 4天多的行程就能到
达南沙。作业结束后，我们就驶船回港靠岸了。潭门人出
海回来不说回家，一般说“回港”或者“上洋”。有时天气
不好，回到西沙永兴岛要耗费差不多一个月，淡水没了，我
们只能喝海水，海水又咸又苦，喝多了会拉肚子，对身体很
不好。

大海一望无际，出海得结合《更路簿》来判断路线进行航
行。一般我们判断方向就是观察太阳的东升西落。到了中午
烈日当空或者遇上天气不好，就看“向牛”，即海水深处水浪的
流向，因为“向牛”永远都是自东向西的。当时在海上，有些渔
民生病了，因为风向、气候的问题，不能及时回去治疗，只能靠
身体硬挺着，听天由命。现在条件好了，渔民出海很安全，作
为老渔民我希望潭门的子子孙孙能够继续出海，开发南海资
源深耕大海，维护我们国家的南海领土主权。

潭门渔民黄庆河：

海上凶险时唯《更路簿》能保平安

潭门世世代代在南海
耕海牧渔的渔民中，流传
着一句古语叫“自古行船
半条命”。我们的祖辈征
服南海时，唯有一本名叫
《更路簿》的册子能帮助
祖 先 避 开 海 上 的 凶 险 。
因为上面不仅记载着航
行线路，还记载着南海途
中的水流、风向和暗礁。
每个渔民都希望自己的
子 孙 能 够 掌 握 好《更 路
簿》的航海知识，保护自己平安归来。

出海就是靠天吃饭，一旦没有风就很危险，因为你不知道
自己会随着水流漂向何方，这时就要认真观察大自然给你的信
号。一是用水锤放在水里看水的流向及流速，来判断自己随着
水流流向哪个方向及行船的距离，等有风的时候就可以原路返
回；二是看鸟儿飞行的方向，白天鸟儿出海觅食，觅食完就会往
岛屿的方向飞去，帆船就可以跟着鸟儿飞行的方向确定岛屿的
具体方位；三是看照云，在阳光的照射下，天空中的照云和海里
的礁盘会相互照应，形成白色，这样就能找到方向。

我们一年中出海的时间总共120天左右，所以潭门渔民
习惯把这段时间称之为120个灾难，因为每一天都过得很凶
险。岁月流逝，属于我们这些老渔民的时代已经过去，《更路
簿》也不再使用，而作为祖传的宝贵财产珍藏家里。

潭门渔民卢裕永：

将继承传统扬帆远航

我祖上世代出海谋生，
辽阔的南海养育了世世代代
的潭门人，但汹涌无情的大
海也带来很多灾难。我的祖
父卢家万，是潭门土生土长
的船长，民国时期，他靠着一
本《更路簿》多次开船前往南
沙海域从事生产作业，将生
意做到了新加坡。不幸的
是，1948年祖父在南沙生产
作业的过程中遇难，永远留
在了南沙。我的大伯卢传
民，解放初期是船长，1952年不幸在西沙晋卿岛附近遇难，尸
骨至今仍埋葬于晋卿岛。从我记事起，大海的无情，给家族造
成了沉重的打击，但依然无法改变我闯荡南海的勇气和决心。

19岁时，我就已经跟随潭门的船长到三沙从事生产作
业。记得第一次远航南沙，依靠《更路簿》的指引，我们的渔
船顺利到达了渚碧礁，挖到了深海的富矿。在西南沙潜水
作业时，我们多次在海底发现明清时期沉船的一些陶瓷文
物，但毕竟这是祖先们留下的历史痕迹，所以我们从不私自
打捞。多年海上生活，让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基本掌握
《更路簿》中记载的航海技巧，也懂得利用航海图和使用罗
盘，驾驶渔船在海上乘风破浪。如今我在南海作业已有30
年了，我的儿子也经常出海，家族世代在南海作业的传统依
然保留了下来。

海南大学文学院原院长、教授周伟民：

挖掘海南文化为维护南海主权努力
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邹立刚：

《更路簿》在我国南海维权中作用重大
南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吴绍渊：

《更路簿》是支持我国诉求主张的力证


